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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白江缓缓流淌，昼夜不息，见证着时代巨变。
江的北岸，广汉市向阳镇政府内的改革陈列室，两块木牌相对而立，一块是“广

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一块是“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还有大量记录着
有关当年摘牌的图片、文字等珍贵史料。

农村改革，是从土地上艰难地生长出来的。一块牌匾的更替，见证了那个波澜壮
阔的大变革时代，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就是这敢为天下先的“一摘”，推动了
我国农村基层政权新体制的确立，成就了向阳镇“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的美誉。

地处天府之国腹心地带的广汉，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适宜发
展农业。然而有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却
出现了粮食不够吃的情况。据《广汉县志》记载：“1958年粮食总产
17717万公斤，1959年下降至13915万公斤。1959年至1961年，农
村粮食出现严重缺口。”

向阳在人民公社的20多年间，全社人均年收入仅增加了六七
元。青黄不接时，更有三分之一的人要到外乡借粮，温饱问题长期
得不到解决。“有女莫嫁向阳郎，吃的稀饭浪打浪，住的草房笆笆
门，走的泥路弯又长。”在向阳曾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形象地反
映了当时的窘况。

“变革是逼出来的”。就像春天万物总要萌芽生长，在经过了
10多年的酝酿和等待之后，在这片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
民们终于按捺不住。1977年，广汉金鱼公社凉水村9队悄悄把生产
队所有的田埂“分”了，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社员拥有了生产队田
埂的经营权，且收成归自己。9队队长张德江一家7口人，分了一块
1.8亩的田埂，小春和大春各收了几十斤油菜和黄豆，有效改善了生
活。9队各家各户均尝到了甜头。那段时间，广汉的西高公社和向
阳公社也有类似情况。

1977年，时任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在调研农业生产情况时，发
现西高公社的一个生产队生产相当好，水稻、玉米都比周围生产队
的长得要茂盛些，要高一些。他询问得知，这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
组，人、土地和任务都分了。

这引发了常光南的思考：“为什么这些地里的庄稼能长得好？”
常光南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本来让群众搞就能搞好，关键就
是没敢让群众自己搞”。常光南在县委常委扩大会上提出要全县
推广包产到组。

1978年初，广汉县委确定在金鱼公社建立新的生产责任制的
试点。采取分组作业、定产定工、以产结算、超产奖励的办法，即每
个组在完成产量指标后，超产部分按一定比例奖励给该组社员，
把生产的主动权重新交还给农民，将奖惩与工效挂钩，这就是“包
产到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的初始模式。生产队坚持“五统
一”：统一生产计划和主要技术措施；统一管理和调配劳动力；统
一管理和调配肥料；统一管理和调配固定资产的使用；统一分
配。生产队对作业组实行“五定”：定劳力、定地块、定肥料、定产
量、定分工，实行超产奖、短产赔。

实行新的生产责任制后，当年收到了显著成效。1978年全公
社粮食总产量猛增250万公斤，比1977年增产22.5%，农民人均增
收31.2元，大大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

广汉县委迅速总结了金鱼公社的经验向省委汇报。10 月
27 日，省委办公厅《工作简报》介绍了广汉县金鱼公社包产到组
的经验，并向全省推广。1978 年 12 月 16 日《人民日报》刊文报道
了广汉金鱼公社改革的成功实践。两天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召开了。

1980年初，广汉县农村生产队全部实行了包产到组生产责任
制。到1983年底，德阳县、什邡县、绵竹县、中江县农村也都先后实
行了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德阳
全面展开。农民群众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村
经济开始出现复苏景象。

与此同时，向阳公社悄悄开启了另一场改革。
当时的向阳，不仅农业包产搞得好，社队企业也搞得有声有

色。向阳将公社酒厂变为承包经营，规定每年包干上交5万元，一
切生产经营由厂长负责，公社不再干预。经过大刀阔斧的社队企
业改革，向阳公社建起年产8000吨铁的炼铁厂、年产1400万匹砖
的砖瓦厂，还有酒厂、农机厂等14家社队企业，务工社员上千人。
从1976年到1979年，短短3年里，向阳公社社员存款大幅增加，一
些“冒尖户”甚至置办了“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
音机。

经济基础打下了，上层建筑亦亟需变革。
广汉县委在全面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认识到土地分

户经营使农民在生产上有了自主权，在分配上克服了平均
主义，但是以单纯行政手段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严重地束
缚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势在必行！

平地起惊雷
增产250万公斤，“包产到组”成功了

另一场变革
用经济的办法管经济，公社成了“空牌子”

1979年8月，广汉县委派出工作组在
向阳公社进行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展开了
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

同年 9 月，向阳公社成立工业公司，
对社办企业进行三项大的改革：一是改社
办企业为社队集资联办；二是改任命干部
为选举、聘请干部；三是改吃“大锅饭”为

“定、包、奖”责任制。解决了社队企业管
理上长期存在吃“大锅饭”和领导工作乱、
财务开支乱、人员安排乱等问题。同时，
在广汉县委的指导下，向阳公社把16名

公社干部划分成行政、农副业和社队企业
三个班子，各负其责，统一领导。

随后，又成立向阳公社农工商联合公
司，担负公社经济发展的指导、协调任务，
人民公社、大队原来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
的办法已经不适用了。

“搞农业的搞农业，搞工业的搞工
业，搞商业的搞商业，这个公社就空了，
成了空牌子了。”常光南曾回忆说，“我
们就弄了个行政组，这边是农工商联合
公司，那边是行政组，分成两大块。”由

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进一步深入发展，
把“三级所有”打乱了，把公社架空了，
然后就往政经分开发展，经济用经济的
办法来管，行政用政府的办法来管，逐
步就分开了。

1980 年 6 月 18 日，广汉向阳在全国
第一个摘下“人民公社”牌子，挂上“广汉
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不久，广汉
县委批准成立中共向阳乡委员会。在上
级党委的支持下，向阳乡又进行大队改
村、生产队改合作社的体制改革。

说起向阳摘牌，有一个人不得不提，
那就是钟太银，原向阳人民公社管委会
主任，“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
就是钟太银亲手制作并挂上的。

据钟太银的小女儿钟敏回忆，“摘牌前
2个月父亲都没有回家，而摘牌前一周他突
然回来了。那天我们正在吃午饭，他沉着
脸，开口就毫无缘由地要和母亲离婚，并且
四个子女他一个都不要，全部让母亲抚
养。我当时就被吓哭了，感觉天都塌了。”

母亲和父亲吵了起来，但当时父亲

的态度非常坚决。吵完以后他又回到公
社继续工作。“那个时候我也只有10岁，
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只知道父亲不
要我们了。”

后来人们才知道，钟太银在那段日
子里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摘掉了
人民公社牌子。他知道，此事一旦错了，
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护家人，他只得
与他们割离关系。

2个月不回家，钟太银究竟在干什么
呢？原来，他在做“乡政府”的牌子。“他

自己找木板，自己锯、刨、砂、勾字、填
漆。”钟敏说，为了保密，牌子不能在外面
做，也不能在上班时间做，只有下班人走
完了，一个人在办公室偷偷做。在一天
下午下班后，悄悄地把牌子挂上。中国
农村改革历史上的这么一件大事，平静
得出人意料。

“可以想象在那段时间里父亲承受
了多么大的压力。”钟敏说，父亲已于
2011年9月去世了，作为子女，永远为他
感到骄傲和自豪。

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两个月没回家，就为了那块牌子

“撤社换乡”是悄悄进行的。常光南
当时定下“不登报、不宣传、不造声势”的

“三不原则”。
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邻近成都青

白江的人被吸引过来了，公社改成乡政
府了，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很新鲜、很奇
怪，都想看一看，究竟哪个这么胆大，敢
把公社的牌子取了。

向阳摘牌后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
一同志打电话到广汉县委询问此事，语
气很严厉：“谁叫你们搞的？”过了一段时
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同志又打来电话：

“中央领导同意你们搞试点。”常光南心
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下了。

1981 年 1 月，中共四川省委办公
厅在《关于对广汉县县、社体制改革
问题的批复》中指出，“经省委讨论，
同意按广汉县委所报体制改革方案
进行试点”。至此，广汉撤销公社、恢
复乡人民政府的改革得到上级的正
式认可。

从1980年下半年开始，广汉在全县
推广向阳改革经验。到 1981 年 9 月，广
汉全县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工作基本结
束，成为全国最早取消人民公社的县。

1982 年 12 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通过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作出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

体制、设立乡政府作为基层政权、普遍
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
等规定。

到1984年年底，全国各地基本完成
了政社分设，建立起 9.1 万个乡（镇）政
府。到1985年春，撤社建乡（镇）工作完
成，实行了近27年的人民公社制度至此
不复存在。

本报记者 刘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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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进行的“撤社换乡”
触动《宪法》修改，掀起农村改革新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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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提及“人民公社”摘牌，常把它看作惊世骇俗之举。但其实这是行政体制适应经济发展的必然，它从根本上打破了
人民公社体制的桎梏，改变了农村政治体制，改变了亿万群众的命运。

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那一群人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不管前路如何，不论结果怎样，敢于尝鲜冒险的改革精神成为他
们独有的鲜明印记。而向阳动人心魄的改革故事，映射出一个时代的精彩。

如今的向阳，已经实现了从传统农业乡到工业强镇、富民之乡的蜕变，是全国重点镇、国家级生态镇和全国卫生镇，纳入四
川省统筹城乡试点，是全省“百镇建设试点行动”首批工业型试点镇，镇域经济综合实力走在德阳前列。

在向阳镇幸福广场，伫立着“人民公社摘牌”雕像，无声地述说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是铭记，是传承，更是鞭策！改
革的基因，已经渗透到向阳的每一寸土地，激励着向阳人在新的改革发展浪潮中砥砺前行。

向阳镇幸福广场上的摘牌雕像。 刘金柯 摄

广汉向阳撤社建乡后使用的印章。

1978年，金鱼公社粮食大丰收，增
产250万公斤。

广汉乡镇企业。

1978年初，广汉县金鱼公社率先
实行“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的农业生
产责任制。

向阳摘下“人民公社”牌子，挂上“乡人民政府”牌子。


